
我第一次参加的比较长时间的科考是 2007年
7月去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次是中俄联合考察队在
阿尔泰山进行植物区系调查，采集植物标本。

我们要从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最北边一个叫
白哈巴的地方再往北走，汽车只能开一小段，所以我
们从一个叫那仁夏牧场的地方开始骑马，往纳尔森
方向走。骑马要骑三天，每天在马背上骑十几个小
时，特别累，三天下来裤裆都磨烂了。

我当时完全没有骑马的经验。向导教了我几个动

作，比方说两个腿把马肚子一夹，它就会前进；缰绳往
上一拉就停止。第一天骑马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我们
走的是山路，马又很高。尤其是下坡的时候，我坐在马
鞍上，老怕栽下去。后来慢慢习惯了就好一些。

当时给我挑的那匹马比较年轻，脾气有点急。我
左脚踩着马镫跨上去，右脚还没伸到马镫里，那匹马就
开始跑了，我左脚挂在马镫上被拖了十几米，幸好当时
背了个包，要不然后背就会被擦伤。那马跑了十几米，
发现我没在背上，它就停下来了。 （下转第 6版）

上文在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上刊发后（标题为《4 名地质队
员失联已 8天！专家亲述：野外
科考有多危险？》），引发了很多
读者的共鸣和分享。在野外，多
一分准备，就能少一些风险，因
此，我们决定将读者在评论区
与我们分享的野外经历和经验
整理出来，希望能对科考工作者有所帮助，也希望哀
牢山的悲剧不再重来。

读者大致提及了以下几类困境：
第一类是蚊叮虫咬。例如，“ZH.L”说自己刚从保

护区出来，在里面待了三天两夜，身上总共爬了 45条
蚂蟥。“云幺幺”说被虫叮咬都能忍受，被虫传染病毒、
细菌、立克次氏体从而丧命才是最可怕的。

第二类是遇到野生动物。生态学学生“小米粒”
说自己有一次在野外做实验时走路不认真，被脚下
的藤蔓跘了一下，惊到了附近的一条眼镜王蛇。网友
“自然启迪”略带调侃地说，自己在调查珍稀濒危树
种的时候，带着村民的狗上山，结果碰到了野猪，狗
“比谁逃得都快”。

第三类是天气骤变。“最严峻的是突变的极端天
气。”读者“浩”说。另一位读者“朴朴”所在科研团队在
2020年底进驻大别山安装红外相机时，赶上气温骤
降，山上结冰，团队去 4个人，伤了 3个。

第四类是行路难。读者“十九”说 2018年 9月自
己因为陷车，在高原 5000多米被困一夜，晚上下大雪，
第二天凌晨徒步 30余公里走回驻地。生态学本科生王
江月说自己今年夏天过河走独木桥，脚滑摔进河里被

冲走，幸好最后抓住了岸边伸出
来的树枝。

第五类是迷路。尽管熟悉保
护区的道路，保护区工作人员“起
风了”还是在一次大雾天里无法
分辨出东西南北。

对于这些最有可能出现的野
外困境，热心的读者也分享了他们

的经验。除了要有团队意识、不可单独行动之外，读者
提到的各类经验有几项值得注意：

一是出发前打好各类疫苗，备齐常用的蛇毒抗
血清、激素类药物。

二是一定要请有经验、熟悉环境的当地向导领路。
三是提前做好功课，学会看卫星像片图（卫片），

带好并用好卫星电话，熟知考察区地理方位、每条河
流及山峦的走向，学会用时间与天象判断方向，甚至
通过植物的生长判断方向。

四是平时要多做极限运动训练、野外生存训练
和体能锻炼，野外科考相关科研单位要多做野外科
考安全性教育。

最后还想说的是，我们在评论区看到，因为野外
科考既艰苦又危险，有些人“准备毕业就收手”“准备
转行”或是“已经转行”，但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坚持，
他们说“野外生存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留下的都
是因为热爱”。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更敬佩那些留下来的人。
正因为他们的坚守，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才有可能更进一
步。我们希望每位因热爱科学而走进山林、峡谷、高山、
荒漠的人都能安全归来。愿平安！ （倪思洁）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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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姻王扬宗

1995年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
国科学技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通过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我国科学技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
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
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了科技创
新加快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作出
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2016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
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 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到 2030年使我国跻身创新型国
家前列，到 2050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
国。同年 5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
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
角。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勇担重任，勇攀高
峰”，“让中国这艘航船，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
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新时
代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

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发展
和创新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2018年 5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
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

2021年 5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
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握大
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完善国家
创新体系，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点任务。

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是党中央在回顾和总结党领导我国
科技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和深入分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
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加强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

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构建开放创新生
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
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等重点任务，对我国科
技发展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
为新时代我国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 20多年，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百年来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2020年我国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 24393.1亿元，连续 5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党
和政府对科技的重视和投入可谓前所未有。

在世界科技史上，20多年的稳定发展往往
意味着科技发展进步会上较大的台阶，会涌现
出一批重大的标志性成果，会出现一批世界级
大科学家。据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
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已从五年前的第 25
位升至第 12位，我国知识和技术产出指标位
列全球第四。20多年来我国科技进步是有目共
睹的，但世界级大科学家严重缺乏也是显而易
见的。这一现象反映我国顶级人才的严重缺失
和原始创新能力仍十分薄弱，从深层次折射我
国科技体制建设和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我国科
技界需要以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汲取

党领导科技事业的历史经验，学习借鉴世界科
技发达国家的创新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强
化改革意识，切实解决阻碍科技发展创新的一

系列体制痼疾，为加快建设高水平自立自强的
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21 年 5
月 30日晚，中
国女科技工作
者 协 会 召 开
“出席两院院
士大会、中国
科协十大会议
的女科学家座
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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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做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进行野
外科考已经超过 15年。2014年起开始
深入到缅甸北部的热带雨林工作。2016
年，版纳植物园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东
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我跟随团队
每年要去两次。现在我每年有超过一半
的时间待在野外。

提到热带雨林，大家一定最先想到
那里是动植物的天堂。但对科考队员来
说，风险和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是成正
比的。

热带雨林的雨季比较长，缅甸更是
全世界降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有时候，
我们在林子里工作半个月，天天都在下
雨。由于瞬间雨量非常大，山体滑坡、河
水暴涨把路桥冲毁，都是很平常的事，我
们年年都会碰到。

在雨林里，真正让我们觉得毛骨悚
然的东西是蜱虫。它可能会携带森林脑
炎病毒，这是致命的。这些年，我和队友
被蜱虫叮咬的次数太多了，好在并没有
出现过严重的症状。

但就在今年 7月，我从藏南科考回
到拉萨，突然开始发烧，全身发冷，倒下
去就起不来。我隐隐觉得情况不妙，赶紧
回到昆明进行治疗。这时候距离我发病
已经过去了 10天左右，身上开始出现皮
疹现象。

在昆明，医生告诉我情况比较危急，
血液检测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怀疑我
得了急性血液病。于是，我被转移到了感
染科。

当时，有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医生问
我是否有被虫子叮咬过，而我也高度怀
疑是蜱虫惹的祸。因此，他马上让我服
用四环素和多西环素两种针对性的抗
生素。但这两种药物只能吃一周，如果
不见效，意味着情况非常严重，必须做
全身检查和治疗。四天以后我终于退
烧了，但药物治疗还是出现了比较严
重的肝副作用。

我曾经的一位英国同事就没这么幸
运了。由于蜱虫叮咬非常隐秘，前期没有

特别的症状。她一时疏忽，错过了最佳的
治疗时间，后来陷入昏迷，成了植物人，
至今都没有苏醒过来。

除了蜱虫，在野外遇到蛇也是常有
的事。雨林里有一些剧毒的蛇类，被咬上
一口，如果超过两个小时无法接受治疗，
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大家熟知的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科学
院的两爬专家，在缅北葡萄地区科考时，
不慎被毒蛇咬伤，可因为在林子深处，没
有任何人能帮他，两小时后他陷入昏迷，
最后客死他乡。

我自己也曾有一次和剧毒的眼镜王
蛇相遇，它与我只有一步之遥。好在我非
常警惕，没有向前迈出最后一步，否则大
概已经……

如果我们是在国内科考，遇到紧急
情况也许还有条件应对，但像在缅北的雨
林地区，那里的村子一百年来几乎没什么
发展，交通不便、没有医疗设施，一旦遇到
来势汹汹的疾病，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同事之间很少聊这些话题，家

人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真正的工作环境。
很多新来的队员，刚开始都不敢跟家人
沟通，就怕家人知道了会不同意他们出
野外。还有不少年轻的学生，起初抱着极
大的热情和兴趣，但经历了几次野外工
作之后，无法承受这样的工作压力和风
险，做了别的选择。

我们做植物多样性保护，没法依靠
红外相机这样的监测设备，全靠两条腿
去丈量。这个专业要留住学生不容易，我
们也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经面临其他
的选择，能坚持下来是因为真的喜欢，要
我放弃，我舍不得。

年轻的时候跟着老师不觉得有心理
负担，现在自己带队，才感到责任重大。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在需要承担较高风
险的科考任务中，能得到专业的随队医
生的支援，平常还可以定期进行一些医
疗急救知识的培训。另外，能否提供一些
可以覆盖国外科考风险的商业保险，也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11月 22日，据云南哀牢山失联人
员搜救联合指挥部通报，在云南哀牢山
开展野外作业时失联的中国地质调查
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4 名工
作人员，经全力搜救，已全部找到，不幸
的是，他们均已遇难。

野外科考是很多科研项目获得第
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手段。但同时，野
外科考常常伴随着危险。野外科考可能
面临哪些危险？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应对
这些危险？
《中国科学报》采访了 4位有过野

外科考经历的科学家，他们因科研的热
情走进人迹罕至的森林、雪山、沙漠。尽
管专业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
声：“野外考察，容不得一丝大意。”

以下是他们对各自野外科考经历
的讲述———

有一年我在做雪豹调查的时候，一个人上了
悬崖。因为我上去以后很累了，想停下来歇一会
儿，就背靠着山、面朝着悬崖。没想到侧面突然刮
过来一股特别大的风，我一下就站不住脚了，往前
打了个趔趄。

悬崖有几十米高，摔下去肯定没命了。我哗地出
了一身冷汗。说实在的，腿都打颤，整个人从心理到
生理都撑不住了。之后我就格外小心，先休息了一
下，让肌肉恢复恢复，缓了缓才下山。

我那时候已经快 50岁了，可能也是有点大意，
没想到自己会体力不支，也没想到那会儿刮过来那
样一股邪风。在野外，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一开
始大意了。所以，一点大意都不能有。

我们做雪豹调查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都是去
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这些地方，海拔基本都在
3000米左右。因为雪豹、秃鹫这些动物都生活在这
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想看它们更喜欢在什么地方走、
去哪里捕食或者休息。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去寻
找蛛丝马迹，去发现它们的痕迹，包括脚印、尿迹、粪
便、爪痕，等等。

为了多发现痕迹，团队里就会分工。大家都不
在同一个地方：有的在河的两岸，有的在山脊、谷
地，还有的在悬崖上或者悬崖下面……

找雪豹脚印往往是在雪后去找比较好。刚下过
雪，地上留下的痕迹比较新鲜，如果时间久了，印子
叠印子，你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同一只还是好多只，所
以我们当时通常都采用雪后调查法。但另一方面，雪
后悬崖不太好爬，比较滑、很危险。

以前的野外科考会遇到很多危险，比如那时候
我们攀岩都是赤手空拳。除那次差点掉下悬崖之外，
我还曾经在穿越无人区的时候断水断粮、爬胡杨树
的时候因为树干断了从七八米的树上摔下来、被坐
骑（瘦马）咬伤后背……

偶尔我们还会遇到尸体。有一次我在昆仑山，正
在山沟里面休息，突然发现旁边的石窝子有一具尸
体。从牙齿看年龄不是特别大，我们猜测这个人可能
是进到山沟里之后，洪水下来了，他被堵在石洞里边
饿死了。在罗布泊考察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碰到尸
体，有些可能是迷路了吧。经过这么多年的野外科
考，我觉得生命真的是非常脆弱的。一瞬间、几秒钟，
可能就没命了。

后来我们再爬山，也会找一些专业的登山队员
给我们做一些户外训练，带安全绳、钉子鞋什么的。
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做痕迹调查了，而是用红外相
机、卫星跟踪、分子技术。这样就简单一点，也会更准
确一点。

谭运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植物
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组长）

被蜱虫叮咬，与眼镜王蛇相遇

党旗下的百年科学印迹

马鸣（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险些摔下悬崖，偶尔遇见尸体

刘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被马拖行十几米，徒步三天翻雪山

2016 年，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科考
队员在缅甸刚下过雨的密
林里行进。

2005 年 10~11 月，
马鸣和科考团队在天山托
木尔峰进行科学考察（右
二为马鸣）。

2009年 8月，沿着雅
鲁藏布江徒步前行时，刘
冰为队友们拍下的照片。

2019年，王根绪团队
在青藏高原测量结冰层上
水分布。

受访者供图


